鼓浪屿、厦门之行5

                     ——新中国最健康的人与最著名的女妇科专家
鼓浪屿造就了大量杰出的音乐人才，并因此名闻遐迩。但今天我要说的，是两位与音乐无关，却同样给故乡带来巨大荣耀，也让我肃然起敬并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一位是被毛泽东主席尊为“新中国最健康的人”——马約翰教授；另一位是最著名的女妇科专家、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
每次经过鼓浪屿人民体育场，我们都能看到大门前有一尊半身铜像，这是清华大学为纪念马约翰先生而铸造的。一尊留在了清华园，另一尊则赠送给他的故乡。

马约翰1882年10月10日出生于鼓浪屿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3岁那年，妈妈去世。7岁时，父亲也亡故。从此成了父母双亡的孩子，与哥哥相依为命，在亲友和教会照顾下生活。四周都是大海的自然条件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游泳、跑步、投掷成了他的日常爱好。　
1895年，13岁的马约翰才进入福民小学读书。1900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保罗被教会送到上海明强中学读书， 4年后，考入圣约翰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先修读4年理科，又选修一年医科。在校读书期间他仍然爱好体育运动，当时圣约翰大学与苏州书院、南洋书院、南京书院联合组织“校际体育联合会”，每年秋季举行田径运动会。马约翰连续7年代表圣约翰大学参赛，获得7次冠军，尤其是100码、220码、800码、1英里赛事中，冠军非他莫属。最激动人心的是1905的“万国运动会”，马约翰参加1英里赛，最后一圈发力冲刺，冲过4个日本人的阻挡，以领先50码的成绩夺得冠军，从此声名远播。他还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各項代表队的主要队员。
1911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1914年马约翰应聘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在清华学校、 清华大学一直工作了 52年，先后任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而且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被誉为“提倡体育运动的活榜样”、“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尊其为“体坛师表”。1919～1920年及1925～1926年，他两次到春田学院进修体育，著有《体育经历十四年》、《体育的迁移价值》等学位论文，后者被評为春田大学的主要硕士论文之一。1936年，他担任中国田径队总教练，到德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长期的体育教学实践中，他深入地研究了体育运动的规律，参考外国的经验，摒弃其不合理部分，创造出生动活泼而有力的徒手操编组的程序和方法；又根据田径、球类等项运动的特点和训练的需要，编制出各种不同内容的徒手操。1950年他发表了《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一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体育的科学基础、运动对生理的影响、技能的训练方法以及体育和生物学、心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体育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做出了贡献。他终生坚持体育锻炼，身体非常健康，年逾80岁时，仍能坚持工作。清华大学当年向学生提出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与马老不无关系，也促进了清华大学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1949年和1952年，马约翰两次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 年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直至1966年。
 人们对林巧稚的评价是：著名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献身医学事业，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刻敏锐的观察力，对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有高超的本领和独到的见解。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妇产科各种疑难病，确认了癌瘤为戕害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地跟踪追查、积累了丰厚的供后人借鉴的资料。她的精湛医术，不断探索科学领域新课题、治愈病人绝不懈怠的坚韧的作风，不耻下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敬业精神，深受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林巧稚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人民的科学家，医务界的楷模，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当代妇女的杰出代表。
 林巧稚，１９０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出生在鼓浪屿一个教员家庭里。自幼跟随从事教学和英文翻译的父亲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５岁时母亲因患子宫颈癌病故，父亲因过度思念母亲，又无力承受繁杂的家务，也病倒了。家境困难使她比同龄孩子晚上两年小学，她又比同龄孩子成熟得早，更懂得生活的艰难，养成了艰苦顽强、倔强善良的性格。她１９０８年上女子小学校，之后，就读于鼓浪屿女子高中，３年后升入鼓浪屿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学业品行优良，成为该校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被学校留校任教。１９２１年夏秋，林巧稚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１９２９年毕业，先后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当届“文海”奖学金的唯一获得者。
正因为母亲因患子宫颈癌病故，林巧稚选择了妇产科学。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使林巧稚“活菩萨”的声誉由东城传到西城，传遍北京，家喻户晓。林巧稚不仅医术高明，她的医德、医风，奉献精神更是有口皆碑，自她走上工作岗位到临终前夕，心中装着的只有妇女、儿童的安危。在生活和事业两者不可兼得的条件下，她选择了事业，为事业终身未婚。中华民国时期，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看病的人，常常偷偷地把分诊台分到外国医生案头的病案，移到她的桌子上，林巧稚理解她们，从不推托，常因此延误自己的用餐时间，买一个烤白薯充饥是常有的事。林巧稚不但给有钱有势的妇女看病，对穷苦百姓都一视同仁，交不起钱的病人，她就免费治疗。她有一个出诊包，包里总放着钱，以便随时接济贫困百姓。 
１９５９年，林巧稚由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首届当选的唯一女学部委员；又曾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医学组成员、中央技术管理局发明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妇产学会主任委员和中华妇产科杂志社总编辑，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考试委员会委员、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等。她１９５３年出席在奥地利召开的世界３２个国家参加的世界医学会议，会后访问了苏联。１９７２年任副团长，率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出访美国、加拿大。１９７３年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任期５年，至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４年任中国友好参观团团长，率团出访伊朗；同年出席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委员会会议，会后，考察瑞士、法国。１９７８年任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副团长出访西欧四国，在英国患病返回。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日林巧稚被送进医院，１９８３年４月逝世于北京。 

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献身医学事业，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追悼会遗像两旁垂下４．５米高的挽联，上面写着：“创妇产事业，拓道、奠基、宏图、奋斗、奉献九窍丹心，春蚕丝吐尽，静悄悄长眠去；谋母儿健康，救死、扶伤、党业、民生，笑染千万白发，蜡炬泪成灰，光熠熠照人间”。６０个字反映了她６０余年的工作业绩。３０年代初，她对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器官疾病进行研究；４０年代末，开始对滋养细胞肿瘤和其他妇科肿瘤的研究；５０年代她提出和进行了大规模的妇科病普查普治，对新生儿溶血症诊治成功；６０年代切除５６斤７两的巨瘤获得成功，８０年代潜心编纂《妇科肿瘤》。
　为了纪念她，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于１９９０年颁发了林巧稚纪念邮票和首日封。厦门市人民政府和鼓浪屿区政府于１９８４年在鼓浪屿黄金地段建造了取名“毓圜”的林巧稚纪念馆。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福建科技出版社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年分别出版了共达６０余万字纪实文学《林巧稚传》。　
如今，两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鼓浪屿优秀儿女早已离开了我们，马约翰先生的故居也已易主，但他们的高尚风范却永远是一笔让我们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们将永远活在有良知的厦门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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